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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大学校长路斯·西蒙斯：你用深邃的、充满力量、让人难
以忘怀的诗句，向你的祖国和世界发出了声音，谱写自由和表达
的乐章。你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
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些诗句激励着青年们改

变世界的热望。 作为一份民间文学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者，你常
常不惜以自身和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为你的同胞创造并培育一
个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平台。

著名学者李欧梵：北岛带动了香港新诗国际化。 /本报综合

北岛：曾获诺奖提名

北岛
原名赵振开，1949 年生于北京，香港中文大

学教授。 中国当代诗人， 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
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回答》
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青灯》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这并非是我安静的原因。 我依旧有很多问题，问南方问故里，问希望，问距离。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这并非是

我绝望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热情，给分开，给死亡，给昨天，给安寂。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虚假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真诚，
离不开，放不下，活下去，爱得起。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老去。 《无题》
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白日梦》
那时我们还年轻。 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 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 其实啥也看不

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青灯》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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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一生
北岛 1969年当建筑工人，1970年开始写作， 成名后的 80 年

代初，因故不能写诗，遂开始翻译外国诗歌。在《新观察》杂志作过
编辑，成名后不久，因故离职。 1978 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
志。 80 年代末曾一度旅居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
国等七个欧美国家。 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
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客座教授。 1990 年，
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
地发行。 2007 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聘请，任教于中文系并定居
香港，结束近 20年的异国漂泊式生活。 2013年年底，64岁的北岛
突然中风，几乎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后渐渐恢复。

思辨的特征
北岛与同期朦胧诗人相比，具有更为清醒的思辨特征。 但他

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又是通过直觉性的意象表现出来的。隐喻、
象征、通感，“蒙太奇”，这些艺术手法在他的诗中都得到比较广泛
的运用。 他使用的诗歌意象瘦硬奇崛，如重锤出击，扑面袭来，给
人以极大的震撼力。 他善于使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悖论式警句，

如《祖国》：“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 靠着博物馆黑色的板墙”，
《在黎明的铜镜中》：“在黎明的铜镜中 / 呈现的是黎明 / 水手从
绝望的耐心里 / 体验到石头的幸福”，《诗艺》：“骨骼松脆的梦依
然立在远方 / 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这些句子都具有鲜明的意
象和独特的感觉。

突出的成就
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眼中，北岛的作品永远沉浸在对祖国的

失望、迷茫以及与黑暗的斗争中，认为如果没有了对立的话，他的
诗歌几乎没有可取的地方。

事实上北岛虽然有这方面的不足，但是这个并不应该成为评
价这名诗人的准则。 在朦胧诗人当中，无论是思想的力度还是艺
术手法，北岛的成就都是远大于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这些诗人
的。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凝练的字句让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
不可动摇。

北岛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
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
终身荣誉院士。

舒婷的诗， 有明丽隽美的意象， 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
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 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
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
的多义性。 ———况军

舒婷的散文叙述轻灵而富有诗意， 语言风格机敏、 俏皮。
———蔡强，张盛爱

舒婷最初一批散文作品是知青时代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
思。 如《洁白的祝福》、《梦入何乡》、《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等。
不同的是，写那些诗时，舒婷面对紧迫、焦灼的现实压力，而经
过时间沉淀， 能够比较从容地从往事追怀中提摄更超越具体
人事的情思和哲蕴。 ———蔡强，张盛爱 / 本报综合

“朦胧诗”的崛起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派，其代表人物有

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

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
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朦胧诗” 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 一是揭露黑暗和社会批

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
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

“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
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
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理性的思考
舒婷出生时，祖父按族谱“佩”字辈，为其起名叫“龚佩瑜”。 上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三人从漳州回到厦门，被分
寄在祖母和外婆家里。舒婷从小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四岁起，外
祖父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 外婆则娓娓讲述“三国”、“水浒”、

“聊斋”哄她上床睡觉。 小学三年级，有了一点阅读能力，便开始取
五花八门的书籍来看，一直到初中，也因此眼睛越来越坏。

舒婷在上幼儿园时，妈妈嫌这个名字不顺口，于是改名为龚
舒婷。 1979年 4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舒婷的《致橡树》时沿
用“舒婷”，如此舒婷便成了她的笔名。 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 舒婷的诗歌充盈着浪
漫主义和理想的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
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 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
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
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舒婷北岛 诗意重逢
10 月的鼓浪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岛”。“2016 鼓浪屿诗歌节”近日开幕。 近百名海内外诗人齐聚美丽的鼓浪屿海岛上，他们写诗、读诗、唱诗、听诗，为这座美丽城市献礼，助力鼓

浪屿“申遗”。
这是一场诗意的邂逅，也是当代诗坛留下一段佳话的时刻。 在闻名遐迩的鼓浪屿岛上，两位著名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与北岛，借鼓浪屿诗歌节将促成“诗意”重逢。
提到舒婷，许多人一定会想到那首经典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作为鼓浪屿的女儿，舒婷一直居住

在鼓浪屿，也正是在这里，她写下了《致橡树》，可以说，鼓浪屿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
对北岛而言，诗歌《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曾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困惑与反抗。 2007 年北岛受邀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并致力于诗歌教育，先后发起了“香

港国际诗歌之夜”、《给孩子的诗》等活动。
两位当代著名诗人，30 年前，他们冲破特殊时代文学艺术的长期禁锢，开创了朦胧诗的艺术道路，被誉为“北岛南舒”。《一切》与《这也是一切》的诗歌对话，更是成为朦胧诗史上的经典。

然而作为多年好友，北岛却从未踏足过舒婷的家乡厦门，此次聚首在当代诗坛可谓意义非凡。 / 海峡导报

舒婷：怀揣浪漫和理想

舒婷
原名龚佩瑜，1952 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中

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 1979 年
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1980 年至福建省文联工
作，从事专业写作。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 《致橡树 》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 《神女峰 》
为一个诺言而信守终生？ 为一次奉献而忍受寂寞？ 是的，生命不应当随意挥霍，但人心，有各自的法则。 《人心的法则》
惟因不被承认才格外勇敢真诚。 《舒婷的诗》
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 ，要是不敢承担欢愉和悲痛 ，灵魂还有什么意义 ，还叫什么人生 。 《赠别 》
春天之所以美好 ，富饶 ，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 。 《初春 》
我要哭就哭 ，他们教我还要微笑 ；我要笑就笑 ，他们教我还要哭泣 。 他们是对的 ，我也是对的 。 《黄昏 》
生活中许多小事 ，看起来不足为道 ，所造成的痛苦折磨 ，旁人难以体会 。 好比在极隆重的场合里 ，却穿着一双夹脚的高跟

鞋 ，每走一步都像走在刀锋上 ，心里抽搐 ，脸上仍要敷着一层厚厚的笑容 。 《真水无香 》
在黑夜中总有什么要亮起来 ，凡亮起来的 ，人们都把它叫做星 。 《黄昏剪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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